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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神圣性与国家神圣性之间的博弈: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对定居点问题的态度探析

王　昊∗

【摘要】定居活动是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之一.在过去４０年里,宗
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一直是以色列定居点计划背后的推动力量,信仰者

集团是其主要活动组织.他们把领土认同作为核心原则,把在以色列

土地上定居看作救世主的活动,是救赎的进一步阶段.西奈定居点和

加沙定居点的撤离造成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观点与国家政策的冲突,
人们认为结果将是暴力、血腥的对抗,然而尽管有动荡和抵抗,最终多

数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还是采取了克制的行动,国家的神圣性还是

超越了土地的神圣性.
【关键词】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项目;信仰者集团;库克拉比

２０２２年１２月２２日,内塔尼亚胡组建的新政府签署协议,同意重启吞并对

约旦河西岸部分领土的计划. 尽管该协议中未明确提及实施的具体时间,但历

来被称为是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和平进程中最难消除的障碍之一———定居点问题

重新回到公众视野. 巴以争端的核心在于被占领土的归属问题,而犹太定居点

则构成了领土归还的主要障碍. 因此,在巴以和平进程的最后阶段,犹太定居点

的存废与调整幅度,无疑成为决定和平能否实现的核心因素.①

在约旦河西岸以及２００５年之前加沙地带的定居点计划无疑是几十年来以

色列政治中非常具有争议的问题. 一开始只是宗教狂热者的小规模行动,截至

２０１９年年底,在约旦河西岸(不包括东耶路撒冷)有１３１个合法犹太定居点和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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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１０个没有得到政府承认的定居点,超过６２万以色列人目前居住在这些定居点

中.① 目前,定居者包括传统主义者、世俗主义者和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但定居

点项目背后的中心和动力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阵营.
本文着重关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运动—信仰者集团的发展与宗教犹太

复国主义定居者和政府的冲突,特别是在１９８２年西奈定居点撤离和２００５年加

沙定居点撤离期间.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以色列国家具有深刻的宗教意

义,他们的意识形态赋予了国家神圣性. 然而,当国家法律限制修建定居点,尤

其是下令拆除定居点时,他们又有宗教义务维持土地的神圣性,从而选择违反国

家法律. 对国家神圣性和土地神圣性的双重承诺产生了一种不安的对峙,在具

体冲突发生时,对以色列作为通向救赎神圣工具的承诺阻止了宗教犹太复国主

义者采取大规模的反抗政策,国家的神圣性最终战胜了土地的神圣性.

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关于以色列地的态度

(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历史背景

伴随着中世纪欧洲反犹浪潮的肆虐和假弥赛亚闹剧的频繁上演、欧洲启蒙

运动的兴起和早期资产阶级革命的浪潮,越来越多的犹太人开始寻求转向政治

途径来探索返乡复国的可能,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应运而生. 西奥多􀅰赫茨尔

(TheodorHerzl)著作«犹太国»的出版,将犹太复国主义推向系统化和理论化,
标志着现代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诞生.② 一部分东欧的犹太教正统派犹太人期

望在保留宗教认同的前提下,实现犹太人外部现实层面状况的改善,于是变通自

己的信条,从宗教的角度为犹太复国主义提供了一种合理的解释. 这部分支持

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宗教犹太人被称为“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

１９０２年,瑞恩斯拉比(RabbiReines)成立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中心

党(Mizrahi),他和赫茨尔一样,都强调了应对当时“犹太人困境”的紧迫性. 由

此,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从一开始就表现出在宗教问题上作出妥协的意愿,旨在

推动宗教力量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与世俗犹太复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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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作在第二次阿利亚①(１９０４—１９１４)继续深化,旨在平衡世俗多数人与宗教

少数人的权益,这种政治妥协一直延续到以色列建国初期,最终演变成了在宗教

事务上的“现状协议”.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精神中心党和精

神中心工人党合并为全国宗教党,其议题主要局限于以色列国内问题,如“谁是

犹太人”“守安息日”“饮食教规”等,并未对宗教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产生深远影

响,在以色列国家议程的决策中也鲜有作为,一直处于以色列社会中的边缘

地位.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思想渊源主要可以追溯到亚伯拉罕􀅰以撒􀅰库克

(AbrahamIsaacKook),他是英国托管时期以色列的第一位阿什肯纳兹拉比.
库克把犹太复国主义与犹太教相结合,并将其解读为弥赛亚降临的前兆. 首先,
库克创立了“泛托拉主义”概念,即一切都是托拉. 他对托拉进行了全新的诠释,
提出在圣经时代,托拉被视为生活的实践指南,而非纯粹的理论研究. 然而,在

拉比时代则将对托拉的研究演变为了理想生活的追求,认为学习托拉比实践和

工作更可取. 库克强调,真正的托拉应涵盖所有形式的神圣启示,即完整的生

活,参与世俗和精神的活动都是托拉. 因为“精神活动强化了实际的内容􀆺􀆺在

世界上,在生活中,以及它们所带来的一切”②. 正是精神上的活动加强了物质

世界和现实世界,毕竟物质与精神世界本为一体,任何试图分割二者的观念都源

于信仰与理解的缺失.
其次,库克将现实历史进程中的犹太人视为“弥赛亚一代”. 他坚信,在以色

列地进行实践活动的世俗犹太人,无形中充当了上帝救赎的工具. 无论是否信

仰犹太教,所有在这片土地上定居的人都是救赎过程的一部分. 库克要求承认

在定居者灵魂中的神圣驱动力,他解释说:“渴望更美好世界并为之战斗却未遵

守戒律的年轻犹太人,比没有行动的正统派犹太人,具有更高水准的神圣性􀆺􀆺
世俗主义者灵魂的圣洁源泉与其宗教罪恶之间的冲突,是一个在前弥赛亚的现

实世界中建设一个完美世界尝试中所不可避免的结果.”③既然那些不完全遵守

戒律的犹太人也受到了内在神圣火花的激励,那么,在以色列地上奋斗的世俗犹

太人自然也是圣洁的.
因此,在库克的思想体系中,世俗犹太人在以色列地的一切活动都成为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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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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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赎计划的一部分. 他的思想为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赋予了宗教上的合法

性,使这一运动不再仅仅是世俗犹太人的事业,而是上帝促进他神圣计划的工

具,是引导犹太人回归故土的重要手段. 由此,犹太人建立的主权国家以色列,
自然而然地获得了神圣性的地位.

(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土地观

在圣经时代,土地即应许之地,意指巴勒斯坦,是上帝应允给犹太民族永远

居住的一块乐土. 当年耶和华与亚伯拉罕立约,将巴勒斯坦赐给亚伯拉罕及其

子孙,说过:“我要将你现在寄居的地,就是迦南全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永远为

业.”(«申命记»１７:８)此后耶和华又先后对亚伯拉罕的子孙以撒和雅各显灵,重

申将此地赐给犹太人. 然而,历来对于以色列地的具体范畴并没有一个完全一

致的界定. 甚至在«圣经»中,以色列地也没有一个确切的疆界. 有时疆域很大,
包括整个新月沃地:“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幼发拉底大河之地”(«创

世记»１５:１８);有时又较小,大约相当于现在的巴勒斯坦之地,“从但到别是巴”
(«士师记»２０:１). 对此,安塔􀅰夏皮拉总结道,“以色列地”是一个神圣的词汇,
尽管其边界难以确定但归属却是明确无误.①

以色列人被迫离开以色列地进入流散时期,但是他们对圣地的思念与祝福

却从未停止. 他们自认为是寄居在异乡的客旅,心始终向往故土. 在反抗罗马

战争失败后,“以色列地”一词遭到禁用,并被“巴勒斯坦”(Palestine,意为“非利

士人之地”)取而代之. 然而,犹太人一直拒绝使用该词,并发展出以“耶路撒冷”
代指圣地和著名的祝福语“明年在耶路撒冷相见”,实际上它并非专指耶路撒冷,
而是泛指回到圣地之意.

总体来说,在犹太复国主义政治领袖中,没有一个人会淡化这片土地的重要

性.②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库克则直接赋予了以色列土地神圣性. 库克首先对

犹太民族过去的流散生活进行了严厉的批驳. 他认为犹太人被迫进入散居是因

为他们将自己“民族的本质”与自己民族“生命的源泉上帝”分离了开来,流散使

上帝的观念无法影响犹太人的民族观念.③ 而只有在以色列地,犹太人的一切

才是圣洁的,他们才可以获得最大的宗教归属. 其次,库克写道:“以色列的土地

①

②

③

参见 AnitaShapira,LandandPower:TheZionistResorttoForce,１８８１Ｇ１９４８,trans．William
Templer(California:Stanford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２),ix.

参见 EyalChowers, “Israel􀆳sNationalityLaw:ReconsideringSettlement,CitizenshipandEthics
intheContextofOccupation,”JournalofHolyLandandPalestineStudies２２(２０２２):７８.

参见 EliezerDonＧYehiya, “TheNegationofGalutinReligiousZionism,” ModernJudaism １２
(May１９９２):１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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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内在的 意 义”,“它 与 犹 太 人 有 着 生 命 的 纽 带. 它 本 身 就 充 满 了 非 凡 的 品

质”.① 他认为以色列地并非脱离犹太民族灵魂的事物,也并非仅仅是民族拥有

物,而是作为团结犹太民族、支撑其物质甚至精神生存的一个工具而发挥作

用.② 因此,以色列地的神圣性同犹太人的历史命运息息相关,犹太人世代回归

锡安的愿望就是犹太教独特性之所以延续的源泉.③ 没有以色列地,也就是放

弃了回归锡安的愿望,也就是放弃了救赎的梦想. 所以居住在以色列土地是犹

太人个人和整个犹太国家需要遵守的重要宗教义务. 由此,他相信以色列的土

地不仅是物质财富,不仅标志着犹太民族作为一个国家的复兴,而是神圣计划

(atchaltadege􀆳ula,救赎的开始)的实现,而这一计划的最终目的是收复整片土

地. 一旦整片领土得到完全救赎,犹太人民将与上帝团聚,引领全人类走向最后

的审判. 总之,以色列的重生代表着末世时代的开始,为世界末日的到来铺平了

道路.

二、六日战争后信仰者集团的定居点活动

(一)定居点的发展

从某种意义上讲,以色列的历史就是犹太定居点在巴勒斯坦地区不断增加

和扩展的历史.④ 在以色列拥有土地,或者用犹太复国主义的术语来说“救赎土

地”,是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开始的目标之一,这是犹太人在民族家园巴勒斯坦获

得主权的一种手段. 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无论是工党还是利库德集团,都有一

个广泛的共识,即把定居点运动作为一个国家的目标来推动.⑤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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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AbrahamIsaacKook,EretzChefetz (Jerusalem: DaromPress)．转引自TheZionistIdea:

A HistoricalAnalysis& Reader, ed．ArthurHertzberg (New York: 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

１９８２),４１９.
参见 AbrahamIsaacKook,Orot．转引自TheZionistIdea: A HistoricalAnalysis& Reader,

ed．ArthurHertzberg(NewYork: MacmillanPublishingCompany,１９８２),４２０.
参见刘精忠LiuJingzhong, «宗教与犹太复国主义»[ReligionandZionism](北京[Beijing]: 中国

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２０１０),２００.
参见殷罡 YinGang,«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ArabＧIsraeliConflicts:IssuesandSolutions]

(北京[Beijing]:国际文化出版公司[WorldCultureBooks],２００５),３３３.
参见 LawrenceSusskind, HillelLevine, Gideon Aran, etal．, “ReligiousandIdeological

DimensionsoftheIsraeliSettlementsIssue: ReframingtheNarrative? ” NegotiationJournal２１ (April
２００５):１８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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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独立之前,这项任务是通过购买土地和建立农业定居点来完成

的.① 除了为来自欧洲的移民和难民提供住房外,这些定居点的目的是帮助确

定以色列最终成为一个主权国家时的国家边界. 到１９４７年联合国大会通过巴

勒斯坦分治决议时,犹太人已经在有组织购买的土地上建立了２４０多个定居点,
其中包括特拉维夫等初具规模的中心城市.② 以色列建国时,定居点总数已达

３０２个,安置了１６万以上的农业定居者,全国总人数达６３万.③ 联合国大会分

治决议不得不接受犹太人在半个多世纪中造成的既定事实,将绝大部分定居点

及其周边地带认定为犹太领土,以色列国就是在此基础上建立的.④

在以色列宣布独立和１９４８年战争结束后,以色列继续执行建立农业定居点

政策. 从安全的角度来看,定居点的存在是为了使敌军在战时难以推进,并在其

他时候防止渗透. 从经济角度来看,增加农业定居点将弥补由于国家独立而带

来的农产品短缺.⑤ 除了这些因素外,意识形态也是推动农业定居点发展的重

要因素. 农业定居点被认为是犹太复国主义革命的巅峰,它体现了生产主义、集
体主义、社会主义和安全主义的综合价值观,表达了当时以色列国一些领导人对

农业能够改变个人和社会的深刻信念.⑥

具有特定内涵的“犹太定居点”,是指１９６７年六日战争后在以色列军队占领

的东耶路撒冷、戈兰高地、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约旦河西岸地带建立的定居点.
早期在工党政府的统治下,这一阶段的定居点建设集中于“安全需要”,选取

具有军事战略价值或促进以色列经济发展的地点建立定居点. 工党的具体方针

即避开阿拉伯人聚居区,在约旦河谷“安全带”、耶路撒冷至希伯伦沿线的埃齐翁

集团定居点原址、“绿线”(１９４９年停战分界线)外围和加沙南部沿海地带均匀布

点.⑦ 加入定居者行列的既有以色列本国居民,也有来自世界各地的犹太新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参见 G．Lipshitz, Country onthe Move: Migrationto and within Israel, １９４８Ｇ１９９５
(Dordrecht: KluwerAcademicPublisher,１９９８),３９. 有关农业定居点的具体内容可参见 Chaim Gvati
哈伊姆􀅰格瓦蒂,«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A HundredYearsofSettlement],何大明 HeDaming译

(北京[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ChinaSocialSciencesPress],１９９６).
参见殷罡 YinGang,‹犹太人定居点:巴以和平另一难题›[JewishSettlement: AnotherProblem

forIsraeliＧPalestinianPeace],于«世界知识»[WorldAffairs],１９９７年第３期[１９９７,Issue３],２４.
参见哈伊姆􀅰格瓦蒂,«以色列移民与开发百年史»,１２.
参见殷罡,«阿以冲突———问题与出路»,３３３.
参见 G．Lipshitz,CountryontheMove: MigrationtoandwithinIsrael,１９４８Ｇ１９９５,４４.
参见 AviPicard, “TheReluctantSoldiersofIsrael􀆳sSettlementProject:TheShiptoVillagePlan

inthemidＧ１９５０s,” MiddleEasternStudies４９(January２０１３):３０.
参见贺 雅 琴 HeYaqin, ‹犹 太 定 居 点 问 题 浅 析 › [A BriefAnalysisoftheIssuesofJewish

Settlements],于«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JournalofShanxiDatongUniversity (SocialScience
Edition)],２００９年第２期 [２００９,Issue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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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民.

１９７７年,以色列政坛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政三十多年的工党政府倒

台,利库德集团上台执政,定居点在安全和军事方面的意义不再被强调,定居点

建设转变为“政治需要”.① １９７７年６月,贝京政府在“施政纲领”中宣布,政府将

鼓励城乡居民在本国土地上定居. 利库德集团主张在西岸和加沙行使以色列主

权,犹太人有权在占领区的任何地方建立定居点,政府无权赶走任何定居者.②

此外,“宗教定居点”在这一时期也异常活跃,以“信仰者集团”为代表的宗教

犹太复国主义者积极采用各种手段推进定居活动从而满足“宗教需求”. 他们出

于意识形态选择对犹太民族和犹太教有特殊意义的地点定居,与现实层面的国

家安全利益和发展无关. 同时,因为六日战争极大地鼓舞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

者,他们更加强调犹太人对耶路撒冷和希伯伦等地的历史权利,而且认为以色列

祖先的土地神圣不可出让,通过在历史家园的全面定居,犹太人将更接近获得弥

赛亚的拯救.③

(二)信仰者集团的建立

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成立后的几十年里,其一直都是公众关注的次要焦点,
一方面在世俗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世界里被边缘化,另一方面又被犹太教极端正

统派所唾弃. 在１９６７年的六日战争中以色列军队占领了东耶路撒冷、戈兰高

地、加沙地带、西奈半岛和约旦河西岸这些绿线以外的广大地区. 随着历史上以

色列部分土地的解放和与它们的密切接触,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青年发生了根本

性的转变,他们的宗教信仰不断加深,弥赛亚救赎的解释重新回到了宗教话语的

中心地位. 虽然以色列在１９７３年的赎罪日战争中取得胜利,但也付出了惨痛的

代价. 战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以色列和埃及之间展开“穿梭外交”并提出了

归还被占领土的和平建议.④ 为了阻止政府返还被占领土,特别是有宗教和历

①

②

③

④

参见王宇 Wang Yu, ‹后 奥 斯 陆 时 代 巴 勒 斯 坦 被 占 领 土 上 犹 太 定 居 点 的 新 发 展 › [New
DevelopmentsofJewishSettlementsinOccupiedPalestinianTerritoriesinPostOsloEra],于«国别和区域

研究»[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RegionalStudies],２０１９年第２期[２０１９,Issue２].
参见 徐 向 群 XuXiangqun, «第 三 圣 殿———以 色 列 的 崛 起» [TheThirdTemple—TheRiseof

Israel](上海[Shanghai]:上海远东出版社[ShanghaiFarEastPublishers],１９９４),１６８.
参见 ElisaEfrat, “JewishSettlementinthe WestBank: Past, PresentandFuture,” Israel

Affairs１(１９９４):１４２.
参见 LillyWeissbrod, “GushEmunimIdeology: FromReligiousDoctrinestoPoliticalAction,”

MiddleEasternStudies１８(July１９８２):２６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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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意义的西岸①,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开始走到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前沿,并开始

带头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② 在这样的背景下,１９７４年１月３０日,信仰者

集团(GushEmunim)正式成立.
信仰者集团在被占领土上建立定居点的动机是复杂和多层次的. 粗略地

看,定居点项目可以被视为一种手段,在地面上建立地理人口的事实,挫败任何

旨在与巴勒斯坦人进行领土妥协的政府策略. 通过“挑衅的存在”,定居点项目

被证明是以色列土地事业最有效的保障.③ 此外,信仰者集团定居运动的意识

形态核心是将他们对约旦河西岸的主张建立在“大以色列地”的概念上. 对他们

来说,领土已经成为他们意识形态的核心要素,取代了其他的宗教戒律,成为宗

教和民族归属的基石. 他们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的“权利”被视为神圣过程的一部

分. 经过两千年的流亡,１９４８年以色列国的建立将抽象和形而上学的空间概念

转变为具体的国家概念,家园领土从外国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回到了它的合法所

有者手中.④ 然而,领土的解放并没有随着国家的建立而停止,１９６７年后,这个

过程将继续进行. 定居点项目背后的推动力本质上是弥赛亚的救赎主义. 整个

以色列土地的再犹太化,被积极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信徒视为在当今社会中要

履行的主要宗教责任,代表着对救赎愿景的实际实施. 这一愿景在犹大和撒马

利亚的山丘上以具体的形式呈现,以日益增长的定居点和前哨点为幌子.⑤

库克拉比在犹太复国主义和寻求救赎之间建立了最初的联系,创造了独特

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思想.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把世俗犹太人和他们的机构看

作是帮助弥赛亚的到来,这种观点使信仰者集团将世俗犹太人纳入弥赛亚的救

赎过程.⑥ 库克拉比的儿子兹维􀅰耶胡达􀅰库克拉比(ZviYehudaKook)则提

出了一个更加具体的政治议程,他将以色列的军事胜利视为弥赛亚无可辩驳的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参见欧振华 OuZhenhua、傅有德FuYoude,‹信仰者集团与西岸犹太宗教—政治定居点问题研

究› [GushEmunimandJewishReligiousＧPoliticalSettlementsintheWestBank],于«山东大学学报(哲

学社会 科 学 版)» [JournalofShandongUniversity (PhilosophyandSocialSciences)],２０１８ 年 第 ５ 期

[２０１８,Issue５],１２４.
参 见 M． Walzer, The Paradox of Liberation: Secular Revolutions and Religious

Counterrevolutions (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５),２７４.
参 见 Michael Fiege, Settlinginthe Hearts: Jewish Fundamentalism inthe Occupied

Territories (Detroit: WSUP,２００９),２１Ｇ３８.
参见DavidNewman, “FromNationaltoPostＧNationalTerritorialIdentitiesinIsraelＧPalestine,”

GeoJournal (２００１):２４１.
参见 CarloAldrovandi, “TheoＧPoliticsintheHolyLand:ChristianZionismandJewishReligious

Zionism,”ReligionCompass５(２０１１):４６６.
参见 AviezerRavitzky, “RootsofKahanism: ConsciousnessandPoliticalReality,” Jerusalem

Quarterly３９(１９８６):９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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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并将犹太圣地(如圣殿山和西墙)的“解放”以及耶路撒冷的统一解释为一

个新解读的开始,即“大以色列地”(EretzYisraelhaＧshlema)的到来. “大以色列

地”是«圣经»术语,出现在«创世记»«民数记»«申命记»中. 虽然其地理范围因

«圣经»经文而异(在某些情况下,它从埃及延伸至幼发拉底河),但它始终将以色

列地等同于比独立战争获得领土更大的领土,包括被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加沙

和西岸). 自此,“大以色列地”的神话让世俗犹太人和宗教犹太人都着迷,将以

色列社会的很大一部分拉向了政治救世主理想. 对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来

说,占领被占土地是一种宗教义务,是民族救赎进程的一个进一步阶段. 在这个

过程中,民族家园领土正在被其古老的主人“解放”. 信仰者集团运动通过定居

的实际手段旨在防止未来从该地区撤出任何领土,从而在人民和家园领土之间

重新建立纽带. 通过在整个西岸建立定居点,作为扩大他们对领土控制的一种

手段. 以信仰者集团为旗手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开始把以色列的领土,而不

是以色列人与上帝的盟约,提升到犹太民族身份的核心要素.① 根据他们的宗

教犹太复国主义神学,在约旦河西岸定居是实现救赎的手段;宗教既创造了他们

的领土目标,又为他们的领土目标辩护,因此宗教和领土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

起. 从这一点开始,土地、犹太教和现代政治之间就有了不可分割的联系,上帝、
土地、以色列人民的统一,就像几个世纪前«圣经»中的以色列王国一样.②

因此,信仰者集团强烈反对政府以土地换和平的企图,将与阿拉伯人的谈判

和建立巴勒斯坦国视为对犹太民族的背叛. 信仰者集团宣称,任何禁止犹太人

在约旦河西岸定居的政府法令,都相当于英国１９３９年授权的白皮书,该白皮书

限制犹太人移民到巴勒斯坦,导致数百万犹太人在大屠杀中丧生. 通过宗教和

历史诉求的结合,信仰者集团利用他们的宗教权威来赢得民众支持,使定居者运

动合法化. 同时,信仰者集团的意识形态助长了以色列社会新型政治文化的形

成. 它以“犹太特选论”和神圣孤立取代了主流犹太复国主义的民族独立、“正常

化”和融入世界的愿望,以一个依据犹太教法治理的神权社会的理想取代了世

俗、民主、劳工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的理想.③

①

②

③

参见DavidNewman, “FromNationaltoPostＧNationalTerritorialIdentitiesinIsraelＧPalestine,”

GeoJournal (March２００１):２４１.
参见 GwynRowley, “TheLandofIsrael: AReconstructionApproach,”inTheImpactofGush

Emunim:PoliticsandSettlementintheWestBank,ed．DavidNewman(NewYork:St．Martin􀆳sPress,

１９８５),２６.
参见汪舒明 WangShuming、缪开金 MiaoKaijin,‹信仰者集团崛起对以色列社会的影响› [The

ImpactoftheRiseofGushEmunimonIsraeliSociety],于«西亚非洲»[WestAsiaandAfrica],２００６年第６
期 [２０１６,Issue６],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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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土地神圣性与国家神圣性的对抗:西奈和加沙定居点的撤离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与以色列政府之间存在两大危机,这两次危机都

涉及撤离位于１９６７年“绿线”以外的定居点:西奈地区的亚米特(Yamit)定居点

和加沙地区的古什卡蒂夫(GushKatif)定居点.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发现他们

陷入了僵局,因为以色列这个国家被赋予了一种神圣的品质,而神圣化的国家却

决定将同样具有神圣性地位的部分土地归还给阿拉伯人,这体现了国家神圣性

和土地神圣性两种价值观的冲突.

(一)反对撤离西奈亚米特定居点的斗争

１９７９年,以色列和埃及签署了«戴维营协议»,该协议包括以色列承诺从西

奈半岛撤军,并给予约旦河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自治权. 协议定于

１９８２年９月完成西奈撤军,这意味着１６个定居点的撤离,其中最著名的是亚米

特定居点.
绝大多数世俗民众对协议表示支持,使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意识到政府有

撤出被占领土的实际意图,从而引发了对信仰失败的严重恐惧,因为撤退被认为

与救世主救赎道路相矛盾. 在５３００名西奈亚米特定居者中,大多数定居者是世

俗的,只有７０人反对撤离.① 绝大多数世俗定居者都急于与政府达成一项有利

的赔偿协议然后离开.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明白他们正在打一场注定要失败的

仗. 然而,他们相信如果出现严重抵抗的行为,就会阻止未来任何试图撤离约旦

河西岸部分领土的企图.

１９８１年年底,由世俗犹太人和宗教犹太人组成的“阻止西奈撤退运动”成

立. 因为大多数西奈定居者是世俗犹太人,对宗教狂热没有同情心. 因此,信仰

者集团在阻止亚米特撤离的努力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查南􀅰波拉特(Chanan
Porat)作为信仰者集团的著名代表,宣称:“铲除定居点的决定在道德上毫无意

义,我在此开始一项请愿书的签名活动,我们将竭尽全力反对«戴维营协议»的实

施.”②他们在被占领土内举行了大型示威游行,通常与学校假期同时举行,以确

①

②

参见 HaggaiSegal,Yamit,theEnd: TheStruggletoStoptheWithdrawalfromSinai (BeitＧ
El: BeitＧElLibrary,１９９９),２３.

HaggaiSegal,DearBrothers (Jerusalem: KeterPublishingHouse,１９８７),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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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有大批宗教青年参加. 这样的示威在宗教社区引起了相当大的骚动.① 他们

也游说议会成员,培养公众舆论,甚至挑衅性地在亚米特地区建立了一个新的定

居点,同时也教授律法课程和举行公开祈祷会等宗教活动,为抵抗运动增添了宗

教色彩.②

在亚米特撤离的最后阶段,“阻止西奈撤退运动”的支持者在亚米特地区加

强了自己的力量,他们认为自己是保护真正以色列利益的先锋,但是世俗公众的

支持很弱. 根据阿兰的说法,随着“关键时刻”的临近,抗议活动变得越来越激

烈,反撤退力量的宗教神秘主义变得越来越主导. 亚米特地区“被该运动的宗教

活动人士神圣化,以至于失去了它的具体实体”③. 领土从一个世俗的现实转变

为一个崇高的精神本质.
在整个亚米特撤退的过程中,大约有３０００名示威者组织起来抵抗以色列军

队,他们在亚米特的屋顶上与以色列军队作战. 抗议者收集了轮胎、沙袋和金属

棒来面对数千名士兵.④ 但是暴力程度远低于媒体所预测的,当士兵们试图爬

上反对撤退的人聚集的屋顶时,确实发生了一些暴力行为,包括向士兵投掷物

品,甚至是肉搏战,但是威胁生命的暴力行为是非常少的.⑤

(二)反对单方面撤离加沙古什卡蒂夫定居点的斗争

２００４年,阿里埃勒􀅰沙龙(ArielSharon)宣布了他的“脱离接触”倡议. 该

倡议计划撤离所有的加沙定居点(共有２１个定居点,大约８０００名居民)以及撒

马利亚北部的４个定居点.
沙龙的“脱离接触”计划对定居点项目造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远比西奈半

岛的撤离更具威胁性. 与世俗和务实的西奈人不同,加沙地带的大多数居民都

笃信宗教,意识形态上致力于定居点项目,并经常受到救世主理想的激励. 此

外,西奈定居点是相对较新的定居点,而加沙定居点包括生活了３０年的居民,他
们从不同的以色列政府获得了资金和支持. 因此,加沙定居者断然拒绝参加任

①

②

③

④

⑤

参见 MyronJ．Aronoff, “TheFailureofIsrael􀆳sLaborPartyandtheEmergenceofGush
Emunim,”inWhenPartiesFail:EmergingAlternativeOrganizations,eds．KayLawsonandPeterH．
Merkl(Princeton:Princeton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４),３２７.

参见 ArieNa􀆳or,GreatererIsrael: TheologyandPolicy (Haifa: HaifaUniversityPressand
ZemoraBitanPublishers,２００１),２８５.

GideonAran, “FromReligiousZionismtoZionistReligion: TheSourceofGushEmunimandIts
Culture” (PhDdiss．, TheHebrewUniversity,１９８７),４２．

参见 AlizaWeissman,TheEvacuation:TheStoryoftheEvacuationoftheSettlementsinSinai
(BetＧEl: BetＧElLibrary,１９９０),３３３.

参见 HaggaiSegal,Yamit,theEnd:TheStruggletoStoptheWithdrawalfromSinai,２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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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关于搬迁赔款的谈判并不奇怪.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对从西奈撤军和从加沙撤军的反应也非常不同. 在西

奈撤军中,参与争论和反对撤离被占领土的人主要局限于信仰者集团和库克拉

比经学院的内部圈子,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和一些著名的拉比则广泛地参与

了反对单方面撤离加沙的斗争. 造成这种情况的主要有以下几个原因:首先,就
西奈定居点而言,撤军是以色列与埃及和平条约的一部分,该条约得到了以色列

议会多数议员和以色列公民的支持. 事实上,著名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拉比把

公众对埃及和平条约的支持作为他们强烈谴责从亚米特地区撤出时激进抵抗的

中心论点.① 而脱离接触计划并不是和平条约或其他国际协议的一部分,这是

以色列单方面的行动,没有任何具体的政治或经济回报. 同时,“脱离接触”计划

也在以色列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不满,当沙龙对该计划进行表决时,遭到了他利

库德党的多数成员的反对.② 另外,许多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拉比和他们的门徒

并不认为西奈是以色列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是另一个有助于减轻反对从

亚米特和西奈半岛其他地区撤军的因素. 与西奈相比,没有人质疑加沙的古什

卡蒂夫地区作为以色列土地一部分的地位.
呼吁大规 模 抵 制 撤 离 的 宗 教 犹 太 复 国 主 义 拉 比 是 亚 伯 拉 罕 􀅰 夏 皮 拉

(AbrahamShapira),他是以色列前任首席大拉比,也是库克拉比经学院的领导

者之一. 根据夏皮拉的说法,不服从撤离定居点的命令是一种宗教义务,同时,
大规模的不服从也会迫使政府放弃其撤离计划.③ 除此之外,耶沙(Yesha,犹

大、撒马利亚和加沙首字母缩写)理事会也发表了一份声明:“禁止任何犹太人以

任何方式参与或帮助拆除以色列土地上的定居点或任何犹太财产. 这片土地从

所有的方面来说都是上帝赐给我们的.”④

尽管与预测的相反,从加沙的撤离也没有发生危及生命的暴力事件,但是有

许多消极的抵抗和拳脚相向. 总的来说,加沙古什卡蒂夫定居者比公众想象的

①

②

③

④

参见 EliezerDonＧYehiya, “MessianismandPolitics: TheIdeologicalTransformationofReligious
Zionism,”IsraelStudies１９(January２０１４):２５３.

参见 AnatRoth, NotatAnyCostＧFromGushKatiftoAmona:TheStorybehindtheStruggle
overtheLandofIsrael (TelAviv: MiskalＧYediothAhronotBooksandChemedBooks,２０１４),１７６.

参见 AharonTrop, “EvacuationofJewsIsaSin: AnInterviewwithRabbiAbrahamShapira,”

Besheva (２００４).

MosheHellinger,IsaacHershkowitzandBernardSusser, “TheDialecticbetweenConfrontation
andCommitment: ReligiousＧZionism andtheSettlementProject,” Politicsand Religion (November
２０１６):８５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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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温和①,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们的声明也不像许多人所期望的那样好战,在很

大程度上,他们并没有公开地剥夺国家及其法律的合法性. 主要的情绪是一种

无奈,但同时也是一种希望:加沙古什卡蒂夫之战已经失败,但更大的战争仍有

可能取得胜利,这些抵抗能使将来进一步撤离的可能性降低.

(三)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的克制

在１９８２年从西奈撤军和２００５年从加沙地带撤离的情况下,宗教犹太复国

主义定居者领导人都认真地准备防止撤离. 媒体和社会都预测定居者和军队之

间会发生大规模的反抗,甚至是暴力的流血冲突. 然而,这些预测最终被证明是

夸大其词. 在大多数情况下,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定居者领导人都采取了克制

的行动,克制的原因有以下几点:

１．团结民主的内在价值观

定居者对撤离领土行动的抵抗是巨大的、令人难忘的,但它大部分仍停留在

规范的被动抵抗范围内.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所信奉的思想很容易导致暴

力,因为大多数定居者认为将定居点连根拔起将阻止以色列的弥赛亚救赎,撤离

定居点是一种巨大的罪恶,其无异于谋杀或叛教,甚至那些计划撤军的人也将被

视为叛徒. 从这个意义上说,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是激进分子,因为他们的

宗教信仰显然制造了暴力的可能性. 但与此同时,定居者也深深内化了一些价

值观,这些价值观起到了抑制暴力的作用. 调查的定居者中,有三分之二的人相

信犹太人的团结和以色列的存在比领土更重要. 定居者还表现出对民主原则的

强烈尊重. 大多数人都表示,以色列作为一个民主国家必须容忍广泛的意见,并
同意他们应该尊重政府的决定,即使他们不同意政府的决定.② 在这种背景下,
就不难理解从被占领土撤军期间没有发生对军队的暴力抵抗.

２．实用主义的历史方法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自以撒􀅰雅各布􀅰瑞恩斯(IsaacJacobReines)拉比建立

之初就同赫茨尔一样在实用主义的框架下看待重返以色列地的问题,即犹太复

国主义只是作为犹太人逃离苦难的避风港. 后期尽管库克拉比将救赎主义和犹

太复国主义相结合,赋予了犹太复国主义宗教上的合法性,但同样倾向于与世俗

①

②

参见JoyceDalsheim,UnsettlingGaza:SecularLiberalism, RadicalReligionandtheIsraeli
SettlementProject (NewYork: OxfordUniversityPress,２０１１), Chapter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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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puteResolution２２(２００６):８０.



—１３６　　 —

犹太复国主义的合作,即在具体问题的实践方法上,采用了实用主义的观点. 因

此,才有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政党与世俗政党的联合,前期是工党,后期是利库

德集团. 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选择对话而不是不服从,是因为宗教犹太复

国主义者相信谈判比暴力能实现更多的目标.① 因此,定居者的运动更倾向于

称为“实用主义”,而不是从事无条件的宗教斗争.

３．国家神圣性的神学观点

最关键避免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定居者社区的大规模反抗的是支撑他们的

深层神学观点. 这种神学观是在耶路撒冷的库克拉比经学院犹太学校发展起来

的,它把深刻的宗教救世主意义赋予了以色列这个国家、它的政府和它的军队.
因此,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团体必须保持以色列的国家神圣性和它不可避免是世

俗国家这一事实之间的动态平衡. 理想情况下,对以色列的宗教承诺是首要的,
但现实中,这个国家经常违反犹太教的律法. 这种宗教责任与政府决定之间的

冲突造成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内部的紧张关系.② 自一个多世纪前其诞生以

来,这种紧张关系一直困扰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平衡这两者成为该运动的核心

困境.
考虑到国家及其代表机构政府的神圣性,在很多情况下,国家符号就成为宗

教符号. 以色列国成为犹太人和上帝之间的纽带———用经常重复的话说,这是

“救赎的开始”. 这种政治神学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中广泛存在,是定居点计

划背后的驱动力. 在大多数叶希瓦小学和高中,在每一所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高

等学习机构中都进行密集的教育努力,反复灌输以色列国家是救赎弥赛亚的

特性.
反对撤离西奈定居点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历史上第一次对国家神圣性的严

重挑战. 尽管如此,最后对国家神圣性的忠诚占了上风,宗教犹太复国主义阵营

并没有号召一场针对国家及其机构的大规模兵变. ２３年后,从加沙定居点撤离

对国家的神圣性构成了更为严重的威胁,在这时国家的神圣性也依旧占了上风.
可以肯定的是,这不仅是出于团结民主的价值观和实用主义的原因,而且是因为

国家的神圣性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最重要的价值观.

１９８２年从西奈亚米特地区和２００５年从加沙古什卡蒂夫地区的撤出,这些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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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vember２０１６):８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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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在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中产生了一种危机感. 然而,宗教犹太复国主义的

大多数追随者并没有放弃他们的观念,即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和以色列国是弥赛

亚救赎的神圣表达. 相反,他们认为救赎是一个渐进的、持续的过程,在通往圆

满的道路上有起有伏. 根据这一观点,他们把撤离西奈和加沙这样的事件解释

为人民尚未完全成熟到可以得到救赎的迹象.① 于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与

其试图通过诉诸暴力和非法手段来加速救赎,更需要的是一种旨在向犹太人民

灌输以色列土地神圣性的教育战略.
虽然撤离了西奈和加沙定居点,但宗教犹太复国主义在东耶路撒冷、约旦河

西岸的定居活动仍在持续进行,由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出于宗教意识形态建立

的定居点占据定居点总数的三分之一②,这个数字并不令人意外,而且预计还会

增长. 今天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认为他们有足够的人数和机会在国家和政府中

发出自己的声音,以纠正过去西奈和加沙定居点撤离的错误,尤其是考虑到在现

任政府(该国历史上最右翼的政府)的领导下,２０２３年６月的一项法律将新定居

点的批准权从总理内阁完全转移到国防部长,现任国防部长是宗教犹太复国主

义党领袖贝扎雷尔􀅰斯莫特里奇(BezalelSmotrich).③ 这一决定意味着定居点

推进计划现在受到“保护”,不受外部政策的影响,例如来自美国、欧盟或阿拉伯

国家的外交压力. 因此,仅凭国防部长的命令,定居点就可以不受干扰地继续建

设下去,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可以继续推进定居运动以实现其“大以色列地”的

目标.

四、结语

定居点在犹太民族历史上一直是一个复杂而有争议的问题. 在以色列建立

定居点可以追溯到１９世纪末,当时犹太复国主义的先驱开始在属于奥斯曼帝国

的土地上定居. 以色列建国后,定居点运动在政府的支持下蓬勃发展,并在

１９６７年的六日战争后发展势头强劲.
被占领土的定居点计划是宗教犹太复国主义所带头拥护的,其最显著的活

动是信仰者集团的建立及其定居活动. 这些定居点通常被视为是确保以色列国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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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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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的一种方式,当然更重要的这些定居点代表着他们与古老家园的联系,是

«圣经»预言的实现,是保持犹太传统和价值观的一种方式. 在被占领土进行定

居活动被积极的宗教犹太复国主义者视为在当今社会中要履行的主要宗教责

任,代表着为弥赛亚救赎而进行努力.
在面对世俗国家时,激进的宗教主义可能引发挑衅性、对抗性甚至反体制的

政治行为. 然而,在以色列,情况却有所不同. 尽管犹太教信仰在国家行为面前

屡受冲击,特别是在１９８２年西奈定居点撤离和２００５年加沙地带定居点撤离期

间,宗教信仰的力量却有效遏制了大规模的反抗运动. 尽管对众多宗教犹太复

国主义者而言,以色列的土地是神圣不可侵犯且不容谈判的,这两次大规模撤离

也确实引发了社会的骚乱与不安,但值得注意的是,并未出现致命的暴力冲突.
这一现象反映出在以色列,国家被视为救赎的工具,其神圣性的地位在宗教犹太

复国主义者的心中最终还是超越了土地的神圣性.


